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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毕业五十年
!

陈庚林

虽近处暑，但天气仍十分炎热，骄阳似火，

酷热难挡。八月二十日上午，临泽中学1966年

初中毕业的二十九名男女同学来到了母校重逢

相聚，走进教室，相互认识，有一直相处熟悉的

谈笑风生，有一直五十年未谋面的则像路人一

般，猜、辨、讲什么表情均有。女同学贾志清又白

又胖，穿着连衣裙，一副富态。男同学邱盛斌认

了半天，都未说准，后告诉他：“我是贾志清。”

才恍然大悟，喊了起来：“50年不见了，我哪认

得咯。”

理所当然，聚会座谈由当年的班长柏广清

同学主持。柏班长 50年前离校后一直在家种

田，历经坎坷。现承包30多亩农田，住在川青老

家，吃着自家种的蔬菜，网一撒可尝野生杂鱼，

儿女各有事业，倒也悠哉乐哉。有一点他非常满

意，现在农村享受各种惠农补贴政策，每年可领

到一万多元资金。柏班长开宗明义，介绍聚会筹

备情况，后动情地说：“今天我们是同学聚会，没

有贵贱，没有贫富，下面各自介绍情况，每人三

分钟，挨住说，一个不少。”要说介绍十分有趣，

有的说：“我是乡村医生，‘澡堂子灯笼天天

挂’，为老百姓医治头疼脑热。”有的说：“不怕

你们笑，我是道士，测字打卦看风水，走百家门，

吃百家饭，但是经过考核由民族宗教部门发证

的‘正式’道士。”有一位同学，非常动情地说：

“40年聚会我没有参加，因我那时十分困难，现

在难日子到头了，儿子大学毕业考上了飞行员，

现当了机长，和小孩定居青岛。”说着说着竟淌

下了热泪。大部分男女同学讲述中，以帮助子女

带小孩含饴弄孙为主。史洲海同学的介绍引起

大家的一片笑声。他说：“报告大家，我现在是退

休教师，上午锻炼身体，买买菜、烧饭，下午‘掼

蛋’，偶尔‘炒锅’。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

仅有了第三代，还有了第四代，重孙子三岁，重

孙女6个月。”直爽的陈林祥同学大声说道：“你

是我们班上的史太爷。”整个教室笑声朗朗。郭

洪飞、房士杰同学还朗诵了事先准备好的诗词，

字正腔圆，刹是有趣。

轮到我发言，我先讲了两段题外话，大家却

听得很认真。题外话之一，是根据负责此次聚会

活动的班长分工，有十几个同学由我负责联系，

且不说找号码、联系之艰难，还好总算都联系上

了，除有两三位生病不能赴会而外，均答应来参

加，但当天有好几位并未来，究其原因有的完全

可以来并无特殊情况。我说，应当珍惜啊，人生不

过一瞬，五十年后聚会不容易啊，还会有一个五

十年聚会吗？题外话之二，是同学之间要相互看

得起，谁都不要瞧不起别人，古人云“穷不过三

代”，像某某人四十年聚会时不愿来，今天来了很

高兴，激动得流泪了，家庭富裕了、生活幸福了。

只要你家风正，教子有方，再穷的家庭也会富裕

起来。我发言虽然超过了三分钟，但赢得了阵阵

掌声。

情况介绍结束，柏班长沉痛地告诉大家：

“自40年聚会以后，班上已有三位同学因病离

世，大家对他们的去世，表示哀悼。”一下整个教

室又沉浸在肃穆气氛之中。还是我喊了一句，拍

照片吧，才调节了气氛。在学校明德楼门口，“欢

迎66届初中校友回母校”的霓虹灯横幅下，大

家分三排站好，八位女同学将班长柏广清拥于

正中，在各色鲜艳的夏装中，平时一身农装的班

长来了一个“老来俏”。难怪他用自家的农三轮

分两趟送女同学去宾馆吃饭时那么喜气洋洋。

中午聚餐，又是一个高潮。洒至酣处，不知

谁提议：“唱歌吧。”徐智兰、薛义泉同学唱起了

《逛新城》，尽管词断断续续，但音质不减当年。

高惠铭同学唱了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我们是工

农子弟兵》，我则为大家唱了一段老淮调《贫下

中农一条心》。服务人员看到三桌同

学都是当爹爹奶奶的人了，在这里

“疯”，感到好笑。真是“老夫聊发少

年狂”也。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饭后大家

告别，互相叮嘱最多的是保重身体。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下次再聚不能

等十年了，最好五年。”“是的，应该

五年。”大家纷纷赞同。我说，没有一

个好身体一年也不行，大家珍重啊！

小小说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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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宝

容

孤独在月光里徘徊，思念

穿越重洋。

他带着新婚的缠绵，告别

爱妻的馨香，颠簸在大海上。

她独自打理田地，孝敬他的爹娘。

邻居小杨，热情帮她，孤寂的天空升起暖

阳。

那晚，闸跳，电停，月亮透过纱窗，轻吻她

的脸庞。“快过来帮忙！”甜美的嗓音，醉了小杨

的心房。慌乱中，小杨碰到她柔软的胸脯，一阵

异样的舒张，夜色在亢奋的情绪中癫狂……

怀孕，可怕的恶梦滋长。她意乱心慌，找小

杨商量，决定零点相聚码头桩，私奔他乡。

迷雾笼罩着她，河浪拍打她焦急的心房。

左等右等，等到的消息让她断肠：小杨溺水身

亡。她泪眼汪汪。

面对远洋回家的丈夫，她羞愧难当：“我们

离婚吧。”

他，长叹、彷徨，爱穿越惊涛骇浪。

“噩梦已成过往，我再不远渡重洋。”

和

噩梦穿越黑暗，一病醒来，小晏负债如山。

他想承包百亩鱼田，投标就在明天。

冷风吹皱他的脸，忧郁难掩执着的信念。

他东借西凑，筹了一半投标款，若中标，再向银

行求援。

投标现场，烟雾笼罩期待的眼，小晏怀揣

梦想，等待希望的出现。

突然，进来邻居吴坎，鼓胀的口袋露笑颜，

他打了个寒颤。吴坎曾为建房与他闹得不欢。

竞标开始，村主任发言：

“各位乡亲，村委会决定，谁的

标底最接近平均值，就是谁中

标。”

空气凝结着不安，标书频

传，大家期待村主任再次发言。

“中标者———吴坎。”他傻了眼。

吴坎春风满面，突然，他拉着小晏的手：

“我中标投资，你经管，利润对半，亏了归我。你

可情愿？”

鱼塘边，水清天蓝。昔日的好兄弟，抱成团。

让

残月如钩，风满小楼。兰兰远眺，眼眶里流

露淡淡的愁。

爸爸被病魔夺走，奶奶又卧床头。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稚嫩的双肩为母

分忧。

叔叔的看望如蜻蜓点水，没有温馨的慰

抚，却传来几声吼。

奶奶弥留之际的声音在颤抖：“乖孙女，我

走了，要多照顾叔叔家的小豆豆。”心酸哽咽兰

兰的喉。

残阳撒一线余辉，奶奶留下最后的哀愁。

她灵魂未安，叔叔却抢占她留下的楼。妈妈拿

出遗嘱，叔叔高举了拳头。

“妈，伺候奶奶无需报酬，豆豆要找对象，

他比我们更需要这个楼。”

搬家，飘泊如盲流，她与妈妈风雨同舟。

多年后，豆豆找到兰兰：“姐，你看，这是我

为你和婶婶购置的房，正在装修。”

和风吹拂，春花开满绿洲。

拾树枝
!

韦志宝

夏天是孩子们最活跃的季节，

七、八月份适逢放暑假，那时候，我

们只需要完成暑假作业，又不参加

补课，因而可以尽情地玩耍。尽管烈

日炎炎，我们打猪草、拾树枝、捉长

鱼、找知了、游运河，成群结队地享

受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乐趣。我最记得拾树枝其乐无

穷，既可以借口出去活动，又有所收获，大我六岁的

堂房哥哥靠拾树枝换来砖头，翻建了三间瓦房，现

在已是百万富翁的他，常常以此为自豪，并作为教

育下一代的典型事例。

我们住在大运河脚下，沿河堤两岸都是绿荫荫

的参天大树，并以榆树、杨树为主，因而拾树枝有着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个子小，力气差，爬树的水

平也不行，每次拾树枝数量很少。人家都是成捆成

捆的，而且树枝个头大，扛着或挑着回家；我只能背

很小一捆树枝交差。尽管如此，爷爷奶奶也都十分

开心，在他们心目中，孙子会做事情了，总之不属于

“好吃懒做”的坏孩子。因为是长孙，爷爷奶奶特别

嘱咐我的三个堂房弟兄必须照顾好我，不能让我吃

苦头。

有森林必有护林人，在邻近高邮最南端的大运

河河堤东侧有两间瓦房，那是护林员居住的地方。

护林员很有人缘，大人们都很尊敬他，孩子们却很

害怕他。拾树枝是允许的，关键是夏天树木长势旺

盛，地面基本上不会掉落树枝，即使遇到台风而折

断的树枝也是寥寥无几，依靠拾取是没有多大收获

的。我们的办法是爬上树头扳树枝、站在地面用绳

索拽树枝，树木会因此受到伤害而减缓生长甚至枯

萎，当然会受到禁止。这就是我们害怕护林员的根

本原因。如果被他逮住，到手的树枝就要被没收，一

切前功尽弃。

我们和护林员就像躲猫猫，他向南我们就朝

北，他在东面我们就回到西面。时间久了，护林员也

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他也和我们搞声东击西，常常

会遭遇，使我们空手而归。逮着的次数多了，护林员

也认出谁是谁家的孩子，最后提出严厉警告：“下次

再这样，我告诉你们爸爸妈妈，非揍你们不可。”我

们哈哈大笑。这时候，护林员也会笑起来，他知道，

我们的父母亲肯定不会打骂我们，毕竟拾树枝是件

好事，不仅可以生火做饭，还可以变卖补贴家用，哪

个家长会反对？

后来，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为防止护林员发现

扳拽树枝行为，想出了对策。所有孩子分成若干小

组，专门有一两个小组佯装上树扳树枝，把大树摇

得哗哗地响，护林员果然循声而来，待他靠近了，孩

子们若无其事地各玩其所玩，就是没有扳、拽树枝

的迹象。而另外几个小组的孩子则利用这个间隙，

在其他地点拼命地扳树枝、拽树枝，收获颇丰。

等拾取到可以回家交差的一定数量的树枝，就

是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了。横渡大运河是我们拿手

好戏，既可以避暑降温，又能嬉闹玩耍。河面看起来

不是很宽阔，但真正游到对岸却比较困难。运河中

间有一条婉延曲折的中埂，这条中埂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大运河拓宽遗留下来的，

随着河水的涨落忽影忽现，断断续

续，成为我们横渡大运河的中转站，

也是我们能够游过对岸的精神支

柱。如果没有那道中埂，大家根本没

有勇气游过去，也不可能游过去，毕

竟来回1000多米的路程，若没有地方休憩，体力严

重透支，后果不堪设想。在中埂上，我们或躺或坐，

听轮船上大喇叭播放的音乐、新闻、评书、广播剧。

有时还会爬上旁边的灯塔，灯塔漂浮在水上，随着

轮船行驶过去的一阵阵浪潮，不停地晃动，像荡秋

千一样，好惬意。等体力恢复了，大家纷纷向西岸进

发，翻过西堤就是一望无际的邵伯湖，蓝天、白云、

飞鸟、帆船构成美丽的画卷。湖边水位很浅，我们像

一群野鸭子忽扑扑地涉水西行，水位越来越深，等

到快要淹没头顶了，再哗啦啦地折回来，不知不觉

日落西山，赶急撤退。

游到运河东岸，已是黄昏。我们将搞来的树枝

进行分配，各自用绳索捆扎带回家。调皮的我们，有

时候还故意走到护林员的住处炫耀一下，这分明就

是一种挑战。护林员装作视而不见，根本不理会我

们。后来，他改变传统的护林方法，坚持每天由南到

北不间断地巡视，不再给我们扳拽树枝的机会。

办法总比困难多，大家纷纷献计献策，想出了

许多“金点子”，我最记得盯哨的方法很是有效。大

家预估出护林员巡视一次的时间，就躲在某个固定

的地方，看到他巡视过去了，赶紧行动，并派一个人

远远地跟紧他，等他回头时，立即提前跑步回来报

告。在扳树枝、拽树枝的地方，有专人放哨接应、专

人扳拽、专人运输，扳拽下来的树枝立即藏到河堤

以东的村庄，待接到报告立即转移，消失得无影无

踪。每次大家都安排我放哨，不做事情，也没有风

险，我觉得不过意，于是提出来想做其他事情，却遭

到了拒绝。后来，我才知道放哨是多余的，是堂房弟

兄为照顾我，而设立的一个闲差。多少年过去了，还

是要感激他们。

其实真正需要感激的还是那位护林员。护林是

他的根本职责，严禁扳拽树枝天经地义，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责怪他、憎恨他。相反，他那种履行岗位职

责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在我的印象中，护林员原

则性很强，也不失灵活性。那时，农村家家都养猪，

经常会到运河堤上抹榆树叶喂猪，护林员只是上前

规劝几句，不会没收工具和榆树叶。每到秋天，便有

一些树木枯萎，除了主树干缴公外，护林员会让困

难家庭将一些零碎的树枝捎回家。在燃料紧缺的年

代，无疑是雪中送炭。隆冬季节，河堤两岸的地面堆

满了落叶，落叶是树木最好的有机肥料，原则上应

禁扫，每天清晨许多人家还是偷偷地到河堤上扫树

叶，而护林员也有早起的习惯，这种行为根本瞒不

了他，他知道农村人的困难，因而一般也不会制止。

正是这种灵活性，体现他的宽厚、仁爱，以及对农村

群众的同情，也是我们感激他的真正原因。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护林员，您还好吗？当年

那些调皮的孩子们想念您！

老友李昂
!

高林桢

有一天，在街上遇到

老友李昂的爱人，我向她

打听李昂的近况。她忧伤

地对我说：“老李走了，已

快要过‘四七’了。”“啊，

老李走了！”

她告诉我：“原来住的5楼太高，是十

多年前图便宜买的。人老了，身体又不好，

上、下楼很不方便。因此，最近才换成平房。

老李住进平房也就一个月，就出问题了。老

李患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处于半瘫痪

状态。前段时间，身上出了大片疱疹，我帮

他擦洗、上药，居然痊愈了。这次，说不行就

不行了，都来不及送医院。直至临终前，头

脑都清楚。他对我说：‘走时不要打扰人家。

以后，你见到我那些朋友，告诉他们，我走

了。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与帮助。’”

我认识老李有50多年了。那时，我在

城镇医院做医生。老李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初，从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高邮来的。本

来是安排到城镇医院做医生。那时，从医学

院毕业的大学生可谓是“凤毛麟角”。城镇

医院的院长很高兴，很热情地为他安排了

住房，打扫干净，准备他入住。老李也来看

了。但老李当时谈的对象，是苏北人民医院

的一个护士，她对老李说：“你如果去集体

所有制性质的医院上班，我们就分手。”老

李后来选择去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县血吸虫

病防治站工作。因是医疗系毕业，当时站内

设置了治疗血吸虫病的病房，血吸虫病人

也不少，老李进病房了，工作还很忙。后来

病人愈治愈少，直至病房关闭。其时，省里

调给血防站两台大型拖拉机，到新民滩深

耕、翻土填埋灭螺。因老李读医学院前是海

军部队汽车驾驶员，懂驾

驶，于是，他到新民滩开拖

拉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

初期，高邮师范缺教“三机

一泵”的老师，老李调到高

邮师范做老师。七十年代后期，高邮中医医

院建立，老李归队进中医医院理疗、针灸

科，直至退休。

老李是南京人。他初到高邮工作时，家

中还有老母亲，后来好像把老母亲也接到

高邮来生活了。

老李的第一个妻子是宝应人。是宝应

县蔬菜公司中层干部。老李在高邮师范做

老师时，我有一次到他宿舍去玩，曾见过他

的妻子。长期两地分居，毕竟不好，他妻子

“红杏出墙”了，被老李到宝应探亲时撞见，

闹翻了。

后来经人介绍，老李与从县酱醋厂退

休的一位女职工再婚了。他这位妻子为人

质朴，善良。婚后10年，尤其是老李中风

（脑梗塞）后的近10年多亏了她的照料。

前几年，我曾到老李住的5楼去看望

过他。那天下午，适值他一个人在家（他妻

子下午要去她女儿开的一间小服装店站店

帮忙）。他坐在客厅椅子上，听到有人按门

铃，慢慢站起身，挪动脚步来开门，不过四

五米距离，费时足有5分钟。我去看他，他

很开心，向我咨询一些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脑梗塞的事。临走时，给我电话号码，希

望我有空再去看他。

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的挚友———高

邮中学数学老师曹尚，我说：“我们哪一天

去看看李昂。”曹老师说：“不能去，我们去

看他，他来开个门要费时10分钟，太难了，

不能为难他了。”

老李与前妻有个儿子，在上海读的大

学，化工系，分配到仪征化纤，后来出国到

澳大利亚。老李去世后，儿子从澳大利亚赶

回来与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老友李昂走了。他是一个朴实、真诚的

人。工作踏实，干一行爱一行。有着老一代

知识分子的风度、气质。我为失去他而痛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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